
 

 

第二章  草场与水边 
 

(27 至 37 岁；1966~1976 年；灵命成长期)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诗二

十三 2) 
 

一、学习靠主生活 
 

妻子婚前积蓄全部交给岳母 
 

 我的妻子婚前当了约近五年的中学老师，结婚时她已经是高中的老师。她全部薪水收入都存

入银行储蓄户，一分钱也没有花，全部吃、住、零用都由父母亲给她。她的父亲是十代单传的大地

主，母亲则投资企业，经常出席各公司的股东大会。而她在嫁到台湾以前，把她的银行储蓄簿交给

她母亲，跟她说：「今后不能在身边照应您，请花用我的存款。」她母亲随手一丢，就丢进住宅旁边

的两层仓房，等到约十年后才挖出来交给我妻子大姊的女儿，她在她的母亲过世后继承祖父的家业，

我岳母对她说「你阿姨根本不用钱，你就拿去用吧。」 

 前面说过，我们在结婚之前受到岳父母的极力反对。婚后每隔一两年便跟妻子去日本省亲，

偶而公司也会派我去日本考察，每次去日本妻子的娘家时，总会尽心竭力地关心他们老人家，例如

替他们换新家具和地毯，陪岳父去村里唯一的公共澡堂，替他搓背。主也赐我才干，竟听懂当地的

俚语，使她娘家大小都甚感惊奇。 
 

婚后同过仰赖主的生活 
 

 两人婚后定居在高雄市，先后租住青年路、文武街上不到十坪的小房间，厨厕则与邻房租户

共享，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我的妻子却甘之若饴。记得当时我的月薪是新台币一千六百元，仅折

合美金四十元。有一天，她拿五块钱去买菜，把钱放在菜篮里，结果被扒手偷走了，空手回来后，

两人曾为此献上感谢，因为损失不多。又记得有一次几位日本姊妹特地从日本来访问我们，当她们

看到我们家的摆设和用品，简单朴素，都觉得不可思议。 
 

堂堂一国政府机关，为我们而开设并关闭 
 

 数个月后，报载日本政府在高雄设立「总领事馆」，我即告诉妻子如何写应征函。日本驻高雄

总领事馆接到妻子的求职信后，立即约谈并当场采用，她当时的薪资约为我的两倍。就这样，我们



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六年内三个孩子相继出生，都由我的母亲带回彰化乡下养大。 

 1972 年夏天，我应聘到新加波一家新开的公司担任生产经理，公司给我的待遇很高，可以说

不需要我妻子上班帮忙养家了。同年发生日本与中国建交，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便关闭了日本驻

高雄总领事馆，给妻子一笔优厚的遣散费。这次妻子将遣散费全数交给我母亲，听说我母亲用那笔

钱送我两个弟弟到美国留学，都得到硕士学位。这样，当我们有需要时，堂堂一国政府机关为我们

而开设；当我们不再需要时，堂堂一国政府机关也为我们而关闭。 
 

参加在高雄的台语聚会 
 

 从 1966 年到 1972 年，我们两人都到附近高雄教会的第二家参加台语(闽南语)聚会，由懂得

日本话的老姊妹坐在我姊妹旁边替她翻译日语，我也在台语聚会中服事。郭文德弟兄经常叫我骑摩

托车带他探望圣徒，甚至聚会前半个钟头还要出去探望。聚会时又要我坐在他的身边，一会儿催促

我祷告、点唱诗歌，一会儿叫我作见证、交通话语，他就这样训练我、成全我，而我为着合适的回

应，平常在家里就好好预备读经、唱诗、默想，每每有合宜的表现。特别是擘饼聚会时所选的诗歌

和所作的祷告，常得到年长弟兄姊妹们的赞赏。偶而到附近距离不到五百公尺的高雄教会第一家(讲

普通话)参加特别聚会，我也被选上讲台替讲普通话的同工翻译台语。不知不觉，成了台湾高雄教

会中的青年负责弟兄之一。 
 

全家大小同过教会生活 
 

 前面说过，我在 1972 年夏天便应聘到新加波一家新开的公司担任生产经理。1972 年十一月，

妻子带着三个小孩(5 岁、3 岁、1 岁)到新加波与我一起生活。先是住在南洋大学的斜对面 16 英哩

处的高楼上，两个较大的孩子去 18 英哩处海边上幼儿园和幼儿班。有一天下午，妻子把三个小孩

锁在房间里睡午觉，自己则去厨房忙，忽见对面楼房有大人探出脸来显出惊恐状，妻子赶忙到睡房

一看，原来五岁大的姊姊带着三岁大的弟弟爬出窗外，想要沿着窗外的水泥踏板(仅约一尺宽，没

有护栏)过到厨房找妈妈，幸蒙主保守，都被他们的妈妈拉回房间平安无事。 

 那段日子，我一面上班、一面在新加坡教会第五分家聚会。由在南洋大学任职的吴景东弟兄

和我担任家负责，辖区包括南洋大学和裕廊工业区。成员多为南洋大学的学生和在裕廊工业区的员

工。那段期间，我们着实传了不少次的福音，结了一些属灵的果子。每逢主日，我便带着全家早早

出门参加聚会，一整个上午有儿童聚会和信息聚会，下午把几张椅子摆在一起，让孩子们躺在椅子

上睡午觉。午觉过后带着孩子们去动物园、鸟公园、植物园、红灯码头等处游玩。晚上再回到会所

参加擘饼聚会，回到家里已经超过十一点钟了。 

 

大部分的薪水汇到日本帮助大哥 

 

 我在新加坡的待遇优厚，约为当地工人的十倍。公司又给我们住免费洋房，上下班有专车和

司机接送，七零年代新加坡的物价很便宜，所以每月可省下很大的一笔款项。而当时我大哥被差派



到日本传福音、建立教会，所服事的对象大多数是大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日本众教会的中坚主干)，

根本没有收入来支持大哥的事工，而台湾方面(李常受的工作团体)也没有甚么接济，所以经过我妻

子全力赞同，便将每月所剩余的薪资全部汇到日本帮助大哥事奉主。 

 

在台湾和新加坡分别撮合两对新人 

 

 我婚后在台湾带领同事们信主，其中有两位是我在合板工厂里的部属，男的叫吴春风安静诚

实，女的黄美英活泼聪明，我替他们作媒，女方母亲一听说是黄课长介绍的，便二话不说让他们成

婚，婚后我又把他们带到新加坡做同事。他们的长子是我替他取的名字，叫「铭钊」，现在在瑞士

任职航空工程师。 

 在新加坡教会第五家担任家负责时，辖区内南洋大学的学生们中有两位男女大学生，男方是

马来西亚槟城教会长老的儿子，名叫黄诗荣，女方是新加坡教会长老的女儿，名叫张纯弥。男女双

方彼此在学时都认识，毕业后也都有意交往。于是由我出面作正式的介绍人，使他们成婚，结果非

常美满。 

 

断然离开优厚的待遇开始新生活 

 

 我父亲是在 1975 年病逝于美国。那时我们兄弟们的家庭，除了大哥一家仍在日本事奉主之外，

就只剩我一家人还在新加坡，最先是姊夫来美国留学之后入籍美国，其余的则先后透过姊姊申请移

民来美。父亲过世之后，我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忍痛放弃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举家迁来美国。1976

年三月，我们一下飞机，就在旧金山机场，获得了美国绿卡永久居留权。将近四十岁，在人、地陌

生的国家，开始新生活，我的英语又不太灵光，其间的艰辛奋斗，若非主的看顾与安慰，实在难以

忍受，这是后话。 

 当时，我在柏克莱买了一栋五个房间另加地下室的大房子，房价美金四万八千元，商请姊夫

代垫首付一万元并且申请银行贷款，由我每月分期付钱给银行。条件是将来把房子卖出去后，增值

的部分姊夫得一半、我得一半。 

 安顿好妻子和儿女们之后，我独自又回到新加坡，一方面是我需要固定收入以支付房子的分

期付款，另一方面是新加坡的公司还不让我辞职，需要我回去训练本地接手的人，所以我一直待在

新加坡整整一年，到 1977 年三月才正式离开。 

 至于柏克莱的房子一年后以六万九千元售出，扣除佣金后增值约两万元，我将增值的两万元

分出一半连同姊夫所垫付的一万元还给姊夫。这样，姊夫垫付一万元，一年后得回两万元。我则带

着那多出的一万元到安那翰另买一间房子。 

 

二、神话供我灵粮 
 



对圣经深感兴趣 
 

 主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四 4)。那时，我在上班

工作之余，每天勤读圣经。很可惜我没有记录每年究竟读了多少遍，我想，迄今我至少读了数百遍。

我的二哥黄共明，从得救到他九十五岁时已经读了二千二百遍，退休后每周一遍，三十年便已超过

一千五百遍。我则与妻子移民美国之后，每天一同读英文圣经，每年至少一遍，至于中文和日文圣

经则分别私下读，总遍数超过数百，应当不在话下。我在读经时喜欢作笔记，曾经有一段时期，买

了一本约两吋厚的圣经，将心得和亮光用小字写在圣经上，写满了圣经的空隙和边幅，就写在很薄

的圣经纸上，黏贴在圣经页之间，到后来那本圣经的厚度几乎加倍。当我们离开新加坡移民到美国

之时，以为到了美国就不再有华语聚会(1983 年以前也确实仅有英语聚会)，所以便把那本圣经送给

一位新加坡的同工。 
 

速读与慢嚼 
 

 我读小学的时候，曾经养了一头山羊，每天牵羊到草场吃草，只见羊快快地吃，吃饱了便躺

下来从牠的肚里有一团东西升到嘴里，慢慢地咀嚼，后来从课本里知道这是反刍动物的现象。等到

我得救之后，便学会读经要效法羊的反刍，先是快快地读，不求甚解地多读，就这样，经过一段时

日之后，我对圣经逐渐具备全盘基本的认识。我在速读圣经之余，也花工夫慢慢细嚼，尝试明了字

句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我又从别人的书籍和讲道，看到许多不同角度的亮光。结果，我一面自己得

着属灵的供应，一面如同希伯来书中所说的：「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

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来五 14)。 

 

逐渐发现教会的带领有问题 
 

 从我得救以后最初的十二年间，再加上婚后的十年间，在教会生活中渐渐发觉一些偏离当初

教导的现象。例如：推动多次重复受浸，将受浸当成灵命的复新，洗去老旧；又如：呼喊「哦主！

阿门！哈利路亚」！将圣经上的话：「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十二 3)。

倒过来变成；「若说耶稣是主的，就都是被圣灵感动的。」再如：将擘饼记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的聚

会，改成载歌载舞享受主的聚会，一群教会中的大妈大爸们手牵手围着主的桌子跳舞，喊说：「吃

饱了！」。对于别人审慎的反应，带领的人则一概回以：「不接受任何消极批评的话。」 

 李常受又在特会中宣称：「从前一切有关十字架的教导全部取消。」当着众人的面斥责台北教

会长老张郁岚弟兄的「灵命追求」，说现在是 747 喷射机的时代，那些老牛拖破车的方法不再适用。 

 

有位亲戚因盲目跟随李氏带领而受害 
 

 我有一位至近的长辈亲属，当时对李常受在教会中的带领，竭力跟随，凡是李氏所讲的话，

都全盘照收，并且身体力行。例如：李氏说要呼喊「哦主！阿门！哈利路亚」！她就日夜呼喊；李

氏又说要「操练灵」，她就通霄达旦不停祷告，甚至废寝忘食，竟至走火入魔，精神崩溃而失常。

此后一生，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说话行动有如常人；坏的时候，甚至半夜偷偷打开瓦斯炉开

关，企图置全家人于死地，幸好她的丈夫突然惊醒，发觉有异，赶紧关闭瓦斯，才躲过一劫。本来，



她才华横溢，才干高于一般常人，受人尊敬，但因「邪灵」作祟，以致不仅几乎毁掉她的一生，甚

且连累她的家人。后来死于心脏中风，享年仅六十五岁。 
 

学习以撒在田间默想 
 

 前述两段经历，均发生在我婚后六年间，在我 1972 年离开台湾赴新加坡应聘之前。而我在那

六年期间，学习以撒「在田间默想」(创二十四 63)。除了将「速读与慢嚼」所得圣经中的亮光，不

断回顾和默想之外，并且还读了很多的属灵书籍，特别是倪柝声弟兄的著作和短篇信息「十二篮」

和「初信造就」，都扼要分段做笔记，达数千散页，至今仍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经常将自己的笔

记回味并默想，成了我日后文字事奉的基础。同时，也使我对教会的情况产生疑虑，但由于我素来

坚信「教会地方立场」，故未曾想过离开教会，甚至在日后移民美国时，特意定居在李常受的美国

总部所在地安那翰，且近距离(相距约五十公尺)买房，以便过教会生活。以撒在田间默想之际，抬

头望见利百加，而利百加象征教会。当时我一心追求建造教会，完全漠视那些与正常教会对立的情

形，现在回想起来，倍觉荒谬。 
 

三、祷告与主交通 
 

发现妻子每天长时间祷告 
 

 我与新婚妻子度完蜜月，回去上班的第一天，因为租处离工厂不太远，所以没有带午饭，想

回家吃妻子做的热腾腾的午餐。不料，回去一看，餐桌上空空如也，而且不见她的人影，经四下寻

觅，才见到她一个人坐在浴室的角落，没有开灯，在黑暗中正在祷告。原来她有一个习惯，每天至

少好几个钟头祷告亲近主。她一开始祷告，便排除一切烦杂的念头，几乎进入忘我的情境，以致忘

了给我预备午餐。她这一个习惯，从婚后一直保持到现在，每天铁打不动。有一件趣闻发生在我们

的么儿身上，刚搬到新加坡时，他才一岁多，而姊姊和哥哥每天早上去幼儿园和幼儿班上学，所以

他一醒过来便去找妈妈，听见他母亲对他说：「乖，你睡觉，妈妈祷告。」真想不到他不闹，又沉沉

地睡在他妈妈的脚旁。 
 

养成每天「守晨更」的良好习惯 

 

 我们两人婚后便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清早起来，无论多么忙碌，都要一起守晨更，然后才去

上班。退休后每天六点到七点，乃是我们一起守晨更的时间，先半个钟头读圣经，后半个钟头祷告，

把神的话化为祷告。又为各地教会和众人祷告，我们两人轮流，一个为自己、儿孙、亲戚提名祷告，

另一个为各地教会和弟兄姊妹们按照实际情况在主面前代祷，次日，彼此对换过来。这样，我们每

天要为两百位以上的人代祷，主也常常垂听我们的祷告，每过一些日子，就发现祂真的是答应我们

祷告的主，祷告得着答应的实例，简直不胜枚举。虽然有些祷告已经过了几十年仍未蒙答应，例如

为一些亲友的得救代祷，数十年仍未蒙垂听，但我们并没有丧胆或中途放弃。 

 

夫妻二人彼此互补 



 

 我们两人，一个是在读经上花工夫，另一个则在祷告上花工夫。两人一起的时候，又读经又

祷告，不知不觉地一面显出各自的长处，一面又彼此相助，互相补其所缺，两人同得益处。两人对

教会和属灵追求的看法相同，许多时候感觉相近，一谈话交通，立刻觉得「知我者莫如配偶」，省

去很多的误会与摩擦。当我们在结婚六十周年之时，回顾过去六十年间，几乎从未吵架(仅有一次，

她埋怨我租的屋子老旧且脏乱，而我刚移民来美，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无法如她所愿)。我们的

婚姻生活，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两人为此感恩不已。彼此相约，虽然未曾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

同年同月同日死，或更好同时能当面迎接主的再来。 

 

两人都喜欢唱诗歌 

 

 我们两人又有一样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唱诗歌。我妻子唱诗歌的声音特别好听，有一次曾

有一位别的教会来的牧师，坐在我妻子的后面，会后曾问我妻子是否接受过声乐训练，可见她的唱

诗声音确实动听。而我则年轻时就喜欢无事时在家后院高歌几首，自我陶醉。平时也喜欢在嘴里哼

唱，熟悉全本「诗歌」，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在教会聚会(特别是擘饼纪念主聚会)的时候，适时地

点唱合宜的诗歌，颇得前辈兄姊们的赞赏。我在居住新加坡期间，更曾一度带领年轻的弟兄姊妹们

练唱一首诗歌四部合唱，在讲台上献唱，而我自己则每一节唱不同的音调。该首诗的首句是「哦主

耶稣每想到祢，我心便觉甘甜」，共有四节；第一节我唱女高音，第二节男高音，第三节女低音，

第四节男低音。 

 我们借着祷告和唱诗亲近主，与主有甜美的交通，正如诗篇二十三 2 节末句：「领我在可安歇

的水边」，从主得着滋润，内心满享平静与安详。 

 

父亲在母亲祷告后安详地过世 

 

 当我父亲在美国旧病复发时，我们全家兄弟(包括唯一的姊姊)都已先后移民美国，只有我一个

人带着家眷在新加坡工作。起初我的母亲和兄姊们不愿惊动我，等到看情形不会拖太久，才通知我，

所以我赶到美国见了父亲次日，他就被主接去了。我的祖父、祖母和父亲，都在我眼前断气，我的

母亲则在医院，等接到护士的通知病危，赶到医院时早在几分钟前断了气。 

 我到美国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我父亲他老人家，他的神智还清醒，很喜欢的向我举手致意。

看着他的肚子因积水肿得很大，每隔一两个钟头便要打吗啡针止痛。次日清晨，兄长们请一位有医

病恩赐的年长同工安得烈，来替我父亲按手祷告。就在我的兄长们送安老弟兄回去的途中，医院里

仅剩下我的母亲和我两个人，我们坐在病床的两旁椅子上，各抓住父亲的一只手。我轻声地跟我母

亲说：「妈妈，您看主在二十年前已经听了您的祷告，现在再继续求医治，恐怕不是主的意思，只

会延长父亲的痛苦。好不好请您祷告说，若是神的旨意要现在就接他去，我不再挣扎，完全交托给

主。」我的母亲就依从了我的话，照我教导她的话祷告了一遍，刚结束了祷告，只听见我父亲的喉



咙里咯咯两声，我赶紧去找医生来看，发现已经断气了。借着此事，我再次看到祷告的功效，当母

亲顺从主的旨意，简单地祷告几句话，立即得到主的响应。 

 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一直在医院里陪伴他。母亲告诉我，有一天，父亲叫她多拿一床棉被，

因为他看见有两个穿白衣的人睡在他的两旁，但我母亲并没有看见那两人，是否真的有天使来接他，

或者他老人家因药物反应，看见了正常人所看不见的影像，则不得而知。 

 父亲被主接去之后，我们几个兄弟和姐姐等人，将父亲安葬在姐姐家后面山上的坟场中。办

完丧事，我也回到新加坡准备把全家移民到美国来。 

 

 


